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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租房的城市青年
李林静（化名）眼里，她对
自己的第一个家充满了期
待。

2017年 3月，27岁的
李林静和男友在沈阳市区
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新
房，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将
新房装修成自己心仪的

“工业风格”。
2018年6月搬入新家

后，透过楼板，李林静能清
楚地听到早晨5点多，楼上
老人在客厅砸核桃的声
音，而楼上小孩的跑跳撞
击地板的声音也如影随
形，“像一个冲击波，你能
感觉到不停的嗡嗡声，楼
板一直在震。”

多次沟通无果后，李林
静和男友一度与楼上邻居
起了肢体冲突，而在冲突过
后，噪音依旧。而物业表示，
他们无权明令禁止楼上停
止活动。

另一边，35岁的傅岳
在苏州一家外贸公司从事
销售工作。2019年，楼上
邻居的噪音划破了傅岳原
本平静的生活。

为了方便女儿上小
学，傅岳买下苏州市姑苏
区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学区
房，从苏州乡下搬进了这
套商品房里。楼上过去住
着一对生活规律的老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傅岳
的生活除了柴米油盐，几

乎没有波澜。
直到2019年初，房子

搬进了新的邻居：一家六
口，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和
两位老人。

傅岳说，楼上新搬入
的邻居作息和自己完全相
反：晚上十一点本是自己
入睡的时间，但却是楼上
夫妇刚下班到家的时间。
当自己睡意正朦胧时，楼
上却出现了拖拉桌椅、小
孩跑跳、收拾房间、捣鼓东
西的声音。好不容易熬到
入睡，早上六点多楼上老
人买菜的拖车滚轮“咕噜
咕噜”，紧接着小孩奔跑
——“咚咚咚”，平日里八
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傅岳

只能睡到三四个小时。
傅岳记得，自己时隔

一个月才鼓起勇气第一次
和邻居沟通。小心敲开对
方家门后，傅岳得到了一
句“知道了”的简单回复
后，门随即被关上。傅岳
回到家却发现，噪音丝毫
未减。

沟通次数多了，傅岳
再去敲门便不见开门，“他
们在屋子里说‘知道了你
走吧，不要再来了’。”

傅岳回忆，他曾产生
过购买震楼器来反击对方
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只是
转念而逝：这种方式只会
让双方关系恶化，“噪音问
题仍然无法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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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咣当——”一声刺耳的挪椅子声
敲醒了郑云的睡眠。

凌晨五点，窗外还是朦胧的昏暗。
“砰砰砰——咔”，脚步声和开窗声接踵
而至，声音透过楼层隔板清晰地传入耳
中，郑云只能从床上坐起，直到五点半，
郑云起身下楼到车里继续休息。

郑云今年50岁，居住在昆山的一个
小区。离异后，郑云习惯了一个人居
住。“周末在家里一个人听听音乐，刷刷
微博看看电视，生活上也没有什么不舒
服的地方。”

只是在噪音每日打卡般一天不落
地出现后，这样的生活好似断了片，原
本舒适的家如今成为了郑云最抗拒的
地方。下班后，她选择躲进一切能躲藏
的地方：酒吧、公园、咖啡店。

像郑云这样被噪音所扰的人不在
少数。2019年，来自苏州的傅岳建立了
微信公众号“反噪音联盟”，如今已有一
万五千人关注。而五个微信群如今也
有一千五百多人。

这些成员大多生活在城市，平日里
的邻里噪音成了成员们共同的“敌人”。

记者查询发现，近几年关于噪
音扰民的讨论越来越多。微博上
一个名叫“楼上请停止你的噪音”
的超话上如今有15万粉丝，阅读量
近4200万，该超话下的微博内容在
抱怨邻里噪音问题时大多充满着
负面情绪。据媒体报道，2019年4
月，青海一名男子因无法忍受楼上
邻居家的“噪音”，持刀冲入住户家
中，砍伤了四人，造成两人重伤。

据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第六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使用
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
室内娱乐活动时，应当控制音量或
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
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据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规定，对
于住宅卧室、起居室允许的噪音级
别为：卧室白天小于等于40分贝，
夜晚小于等于30分贝；起居室全天
小于等于40分贝。超过此标准即
为建筑隔音不达标。

傅岳说，物权法中有对邻里关
系需要和睦的一个定义，《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中也只有应当避免
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
说法，但上述法规都没有针对邻里
噪声如何判罚的定义。

傅岳说，正是因为目前无法可
依，在现实情况中，居委会、派出所
等机构也常对噪音纠纷束手无
策。而在诉讼层面，常常存在噪音
取证困难的问题，无法直接证明噪
音来源，大多数人不会选择通过诉
讼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走到复杂
的法律诉讼这一步之前，人们往往
选择搬家。”

傅岳说，正因如此，他们对正
在提请修改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充满了期待。

“我们想要一个安静的家，但
是为什么看似这么简单的一个要
求，会变得这么难？”傅岳认为，

“安静”只是一个朴素的生活追
求，但是如今人们连这个追求都
越来越难。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
改还在草案阶段，当前受噪音困
扰的人们只能依靠各种渠道忍
受、反击，“在一切还没有成熟
前，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傅岳
说。 （新京）

傅岳选择直面噪音问
题。他先是花了上万元在
家里安装了隔音吊顶，又
特地买了隔音垫送到邻居
家门口，称是家里用剩下
多余的，尽管邻居拒绝了
隔音垫，但傅岳觉得对方
的态度在好转。

借着和物业一起巡楼
的机会，傅岳进到楼上邻
居家，发现邻居在桌椅板
凳底下安装了隔音垫，晚
上十一点过后的噪音也逐
渐消失。

2019年底，傅岳开始
在网上发布噪音科普的文
章。傅岳觉得，自己经历

了解决噪音的过程，可以
在工作之余将这些深受噪
音困扰的人们聚集起来，
共同讨论解决噪音的方
法，他将自己公众号的名
称改为了“反噪音联盟”。

李林静在一个偶然机
会下进入了反噪音联盟。
按照群友们推荐的攻略，
李林静也尝试了不同的方
法。安装隔音吊顶的方法
并不适用于她的家，“做好
以后这个屋也没法住人
了。”李林静决定和楼上邻
居再度沟通，说服邻居花
了一千元购买了减震垫，

“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且垫

子铺了一两年后，已经压
实了，现在是起不到任何
效果的。”

李林静又尝试和邻居
的6岁孩子成为朋友，趁着
孩子在小区楼下玩耍时带
上玩具和孩子打成一片。
这被李林静称作是最有效
的方式：“他们的孩子和我
们混熟以后，就会说‘楼下
的叔叔阿姨，以后我们会
轻点蹦’。”

郑云则在群友的鼓励
下选择了鼓起勇气反击。

自认为性格软弱的郑
云，曾在与楼上邻居调解
噪音问题时送过鸡、粽子，
也送过各式各样的零食，
她希望能用友好沟通的方
式解决噪音问题。但邻居
的我行我素，让这一切成
了徒劳。

郑云通过以最大音量
播放电视节目的方式表达
愤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

也有人尝试以暴力反
击噪音。傅岳记得，2020
年初，一个25岁左右的男

生因为反复和楼上租户沟
通无果，在群里表达了自己
要拿铁棍上楼报复对方的
想法。有不少群友在群里
劝解他，“哪怕深夜去敲门
提醒，也不要以暴力的方式
解决问题。”男生当时听不
进劝解，一度退群，冷静下
来以后又主动加入群聊。

傅岳通过和男生私聊
后，了解到男生在遭遇噪音
问题时恰逢生活上也有诸
多烦恼，情绪已经处于崩溃
的临界点，于是产生了极端
的想法。在傅岳给男生提
供了几条解决办法后，男生
通过和楼上房东沟通的方
式，最终把噪音问题控制在
了可接受范围内。

2020年底，傅岳将联
盟的名称改成了“安静之
家”。他希望加入联盟的
人能够理性维权，反对以
暴制暴。“遇到有人想用暴
力解决问题时，群里都会
有人劝解：犯不着去打架
斗殴，最后自己的生活反
而被毁了，还要承担刑事
责任。”

困在噪音里

“安静之家”

期待有法可依

傅岳在傅岳在““安静之家安静之家””公众号里讲解噪音知识公众号里讲解噪音知识。。

噪音问题出现后，即便是周末，郑云只能选择待在咖啡店里等待夜深归家。


